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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佳倩，你想想，我，我为什
么要瞒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
可是希望家和万事兴。”

“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别的
不说，就说我之前是不是警告过你
了，离她远点儿，离她远点儿，可
你倒好，非但这距离没拉远，还把
家当奉献了。”

刘易阳终于坐直了，憋了个脸红
脖子粗也没说出话来。

“明天你就把钱给我要回来。”我
下了床，指着刘易阳的鼻子：“要不回
来，你也别给我回来了。”

“童佳倩，你讲不讲理？”
“今天我就不讲了。凭什么她孙

小娆用我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逍遥
快活？”

“什么逍遥快活？我不是说了吗，
她妈住院了。”刘易阳脑门儿上的青
筋都出来了。为了孙小娆，他竟然跟
我爆青筋了。

“她妈又不是你妈，你在这儿充
什么孝子啊？”

终于，与我们一
墙之隔的锦锦醒了。她
嘤嘤而泣，哭得心有余
而力不足。“你怎么这
么自私啊童佳倩？锦锦
这一天哭了多少回了？
你怎么就不能让她好
好睡一觉？”刘易阳下
了床，疾步走向锦锦的
房间。

我说过，为了锦
锦，我会第一个冲锋陷
阵，所以我自然冲在
了 刘 易 阳 的 前 面 ：

“你要是真在乎女儿，就别在外面风
流。”

锦锦闭着眼睛，不安极了。我
抱着她，让她的脸贴着我的胸口，
耳朵听着我的心跳。那是她在我腹
中时最熟悉的声音，是她醒也听，
睡也听的声音，是别人永远无法取
代的声音。刘易阳杵在门口，一脸
的麻木。我瞟了他一眼：“不服
吗？不服你再说啊。”“我不当着女
儿的面跟你吵。”说完，刘易阳走
了。他不但是走出了锦锦的房间，
而且在一阵轻微的穿衣声后，走出
了我们的新居，在我们入住这新居
的第一天。在这过程中，我有好几
次想去挽留他，想跟他道歉，坦言
说我和女儿不能没有你，但孙小娆
的脸却不停在我眼前出现。所以我任
由刘易阳走了，毕竟，我童佳倩还没
到必须妥协的关口。

锦锦乖巧，没有再哭。这一整夜，
我都抱着她，只有在看着她时，我才
可以逃避那无孔不入的寂寞。

第二天一大早，婆婆就来了：
“我怕一会儿堵车，所以就早出来
了 。” 我 蓬 头 垢 面 ， 一 脸 倦 容 ：

“啊，哦，易阳也是这么想的，所以
早走了。”

锦锦一见奶奶就咿咿呀呀说个
没完没了，就跟久别重逢似的。婆
婆眉开眼笑：“小宝儿，小宝儿，
奶奶想你想得一整夜都没合眼啊。”
然后，婆婆又跟我说：“累了吧？
我真怕你们没带过小宝儿，带不
来。”

“不累，锦锦可乖了，吃了睡，
睡醒了玩儿，笑呵呵的，噢，一切
正常。”我要面子，说什么也不会将
锦锦“受罪”的经历报告给我婆
婆。这会儿，我真庆幸锦锦还不会
说话，不会告状。

硕元要在上海设办事处了，特
蕾西拿着文件来问我：“你有没有
兴趣过去？”

我在下班的路上，就编好了对
我婆婆的说辞：刘易阳今天要加
班，说不定得半夜才能回来。因为
我笃定了，我已迎来了和刘易阳的

又一场冷战，而且这
次 ， 冷 得 都 快 结 冰
了。我不认为，他今
天晚上会回家来。

婆婆把我和刘易
阳的新家拾掇得井井
有条，一尘不染。我
就奇了怪了，怎么原
来我住在刘家时，家
务劳动是由我一手包
办的，可等我和刘易
阳搬到这所谓的自己
的家了，我婆婆却来
给我们做家务了。我
们真都是助人为乐的

好公民？
“阳阳得几点到家？”果不其

然，我婆婆在三句话之内就问出了
这个问题。

“ 他 加 班 ， 说 不 准 几 点 完 事
儿。”我答得流利。

“那，那要不，”婆婆的两只手
不知道搁哪儿好，于是在摸摸裤子
掸掸衣服后攥在了一块儿：“我先
回去了。”

婆婆的这番举动我理解极了。
当初，我每每给锦锦喂完奶，杵在
我公婆的房间时，我也不知道该把
手搁哪儿。那不是我的地盘，就像
今天，婆婆站在这不属于她的地盘
上，而我既没给她端茶倒水，又没
跟她滔滔不绝，她也就只好告辞了。

“哦，好。”我没挽留婆婆，一
是因为我实在无心下厨，如果只有
我一个人，那我大可以下碗面条果
腹，二则是因为刘家那另两位大家
长，八成在等着我婆婆回去下厨。
要是让他们以为我这个小厨在跑了
之后，又把我婆婆这大厨
扣了下来，那我的罪过可
就大了。

而小娟呢，虽然之前在香港的大
报小报无数次见过我的照片，不过倒
也没拿我当个不可接近的人那样对
待，她该干嘛就干嘛。在她看来，我
完全不是荧幕上的英雄豪杰，比较腼
腆，而且话也不是很多。

整个晚上，我们聊得非常愉快，
聚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心想，嗯，火
候够了吧，应该可以拿她的电话了，
就很自然地开口说：“嗨，杨小姐，可
以把你的电话给我吗？”

谁知立马碰了个钉子，小娟劈头
就说：“怎么可能是女孩子把电话给
男孩子？应该是男孩子把电话给女
孩子！”小娟觉得女孩子才是掌握主
动、拥有决定权的一方，她觉得可以
继续交往，那就继续交往。

她这一抢白，我顿时愣住了。在
以前的所有聚会中，不管是中意的还
是不中意的女孩子，还没有哪一个是
像她这样反应的，几乎全都欣喜万分
地把电话给了我。小娟也应该很热
情很高兴地把电话给
我才对啊，可是她为
什么一句话就给我顶
了回来呢？

不过，我这个人
有个优点，反应很快，
很会自我开解。我一
想，也对哦，为什么我
不先给人家电话，而
是问人家要电话？真
的有点不太尊重人也
无怪人家让我讨个没
趣。想明白了以后，
我很坦然一笑，就把
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
了她。

她一看，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
也把号码给了我。

聚会结束的时候，朋友们相互商
量谁和谁顺路，可以载一程。那天我
没开车，本来说好有个朋友要送我
的，不过那时候我却鬼使神差说：“我
住山顶，谁顺道送我啊？”

小娟听见了，很惊讶地说：“咦，
我也住山顶，你住哪条街？”

“我住梅道。”我突然有点开心，
难道我们真的有缘分？

“啊，我也住梅道！”她惊讶地说。
我忍不住想笑，说：“我住 May

Tower。”
“我住嘉富丽苑！”
怎么这么巧！原来我们的住处

只隔了一条街，如果走路的话，两分
钟就到了。因此很自然地，小娟负责
送我回家。一路上，我也说不清楚为
什么，老是不停地找话题跟她聊天，
逗她开心，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几岁的
时光。但是那条平时挺长的路怎么
突然变短了，时间过得真快呀，我一
会儿就到家了。

小娟挥了挥手，“呼——”地开着

她的跑车走掉了，干脆利落。我看着
香车美女的背影在视线中消失以后，
三步一跳地冲回了家。到家里我特
意看了看时间，才刚过去十几分钟，
心里不觉想到，她这时差不多已经到
家了吧，可以给她打电话了。又一
想，还是再等等，让她洗个脸吧。我
觉得我就像是《成长的烦恼》里的迈
克，虽然有过两次婚姻和恋爱的经历
了，但是一旦遇到自己喜欢的女孩，
仍然像个没长大的孩子一样兴奋。

20 分钟过去了，我再也按捺不
住，开始拨小娟给我留的电话号码。
说也奇怪，那个号码我之前一次都没
有拨打过，居然一下子就记住了，像
曾经拨打过无数次一样熟悉。

“嗨，杨小娟，我是吕良伟。”
刚冲完凉的小娟真没想到我居

然会打电话过去，她那时正在刷牙，
满嘴的泡泡，只好说：“你等会儿啊。”
过了两分钟，她才重新接起电话。

后来交往多了，也熟悉了，小娟
说，本来她以为跟我才
见过一次面，没什么可
聊的，可是让她惊讶的
是，我在电话里居然相
当风趣相当健谈，跟见
面时候大不相同。我
们两人这一聊就是大
半夜，聊的内容五花八
门，从自己的出生、成
长、经历，到一些生活
中有趣的事情，基本能
够想到的都聊上了。

其实那天聊完电
话我也在想，我怎么那
么话痨啊。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河里游的，我平时能想到
的全聊上了，很多平时想都想不到的
也聊上了，而且我自认为还聊得妙趣
横生，语言也很得体。

我偷偷地笑自己，吕良伟呀吕良
伟，你到底是怎么了？你已经不是年
少轻狂时候了，感情之路上已经栽过
两回跟头了，怎么还这么冲动呢？

我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个普普
通通、有着七情六欲的凡夫俗子。所
以，我只能相信自己的感觉。而我的
感觉是，我已经喜欢上了这个干练、
不事招摇而又温柔大方的女孩。

美人相约黄昏后
小娟的生长环境跟我不同，她原

籍贵州，和我同属大西南地区，也在
香港生活了多年，但并不是圈内人。
她是个商界女强人，而且还担任过深
圳商会的会长，说实话是我未曾料到
的，我最初只是看到了她精明强干，
非一般小女人可比，套一句《沙家浜》
里的台词，就是“这个女人不寻常”！
尽管如此，以后开始交往，在我面前，
小娟仍然是一副小女人的样
子，温温柔柔的，让我感到从
来没有的轻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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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两个月前，表嫂突然向法院
递了诉状，要求终止与表哥的婚姻关
系。表哥稀里糊涂地就成了被告，一
时间惊慌失措，到处求助。在我们眼
里，刚满四十岁的表哥是个挺不错的
男人。他在一家大型企业做焊工，月
收入五千多块，还有丰厚的福利。在
我们这个小地方，应该算高收入了。
而表嫂，多年前就没了工作，只能三心
二意地打点零工。这样的家庭组合，
表嫂应该对表哥是很依赖的。可是让
我们倍感诧异，表嫂居然提出了离婚。

法院立案后，我曾经给表嫂打过电
话。我问她：“侄儿都上初一了，你为
什么急着和表哥离婚呢？”表嫂先是一
阵沉默，最后哽咽着说：“我跟你表哥
在一起生活，简直就是一种痛苦。我
们之间没有感觉，而幸福是需要感觉
的。其实你侄儿两岁时，我就想离婚
了，忍了这么多年，实在不想忍了。”我
无语，幸福是种感觉，我认同表嫂的看
法。如果两个人在一起没有共同语
言，甚至连彼此吵架的兴趣都没有了，
那么维持这样的婚姻又有什么用呢？
对双方来说，这的确是一种痛苦。

表嫂是城镇户口，当年因为几分
之差，与大学校门失之交臂，自诩为怀
才不遇。而表哥连小学也没有毕业，

他的工作，全靠当年国有企业的顶班
政策：姨父提前退休，而表哥接替了他
的工作。如果全凭自己努力，也许表
哥还在黄土地上挣扎。这些年来，表

哥一直钟情于养鸽子、钓鱼、打麻将和
喝酒，乐此不疲。人有点兴趣是好事，
可是表哥不明白，除了打麻将，表嫂对
他的另外三种兴趣都很反感。试想两

个没有共同兴趣的人，怎么能维持一
段比较长久的婚姻呢？

为了孩子的成长，表嫂熬到了现
在。可是对于侄儿的学习，表哥是一
点办法也没有，辅导孩子功课全是表
嫂一手操办的。有一次，表哥带着侄
儿去鱼塘钓鱼。表哥在那里专心地钓
鱼，而侄儿就在鱼塘边玩耍。侄儿一
不小心就掉进了一米多深的鱼塘里，
在水里不断地挣扎。多亏了那些钓友
的帮忙，侄儿才捡到一条小命。等侄
儿湿漉漉地站到表哥面前时，哭得像
个泪人儿似的，他才惊奇地发现，刚才
是自己儿子掉进了鱼塘。从那以后，
侄儿再也不愿意跟着表哥出去玩了，
父子俩的感情也越来越淡漠。

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而不幸
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幸福是一种
感觉，温馨的、浪漫的、朴实的、甜蜜
的，不一而足。如果两人之间已经没
有了感觉，那么你就得赶紧找下原因
了，因为你们的婚姻已经亮起了红灯。

女人是座学校，男人在里面汲取
养分茁壮成长；而男人是本书籍，女人
在字里行间圈圈点点留下纤纤足迹。
如果男女之间都能彼此宽容迁就，让
你们的生活永远充满激情和阳光，何
愁你们之间没有幸福的感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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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年轻时候唱过戏，虽不能说大红大紫，
但也小有名气，是剧团里的台柱子。后来剧团
效益不好而解散，母亲转行当了音乐老师，在
教育岗位上兢兢业业干了几十年，直到退休。
在后来的教学生涯里，母亲仍然喜欢唱戏，但
却鲜有上台表演的机会。母亲把对唱戏的热
情都转移到培养人才上面，经她发现并培养成
才的学生就有十几位，有一名现在已成为全国
知名的歌星。

母亲是不失时尚并且热爱生活的人。上世
纪80年代，录音机刚刚出来，她就自己积攒了
几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台双卡录音机。在应用
于教学之余，母亲喜欢一个人偷偷地唱一些拿
手的段子，然后录下来，那些现在还保存完好
的几十盒磁带，足以见证母亲对于戏曲艺术的
喜爱。退休以后，母亲认识了几个爱好戏曲的
朋友，大家组成了一个老年表演队，每逢周末，
就会在广场上进行演出，给别人带来欢娱的同
时，也给自己带来无穷的乐趣和身体的健康。

虽然母亲从来没有说过，但我们知道她有一个
遗憾，那就是从来没有上电视演出过。每当她
看到电视上面的戏曲演出时，总是目不转睛，
流露出羡慕的神情。特别是上次省里的一台
晚会上，有一个老生在唱一曲名段，母亲告诉
我们，这个人原来跟她是同一个剧团，并且两
人搭档演出过许多场，没想到人家现在还能上
电视晚会。听了母亲的话，我们心里一动，虽
然没有办法让她去电视台演出，但如果给母亲
拍个戏曲MTV，母亲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母亲生日到来之前，我给母亲说了自己的
想法，母亲显得既兴奋又紧张，光挑选曲目就
准备了好几天。拍摄的时候，我邀了一位电视
台摄像的朋友帮忙，场景选择的是古黄河边一
片油菜地，当时菜花黄灿灿的一片非常耀眼，
岸边的杨柳也正舒展柔嫩，加上远处不时地有
水鸟飞过，灵动鲜活。我让母亲穿上戏服，母
亲拒绝了，她穿上自己比较中意的一件唐装，
这样既显得庄重而又时尚。母亲说，戏如人
生，就应该渗入到日常生活之中，这样才能每
天都快乐。母亲还把老年表演队的朋友请来，
大家一起参与，共同演唱。后期录音在一个朋友的
录音棚里完成的，音效非常不错，显得很专业。

MTV拍得很成功，母亲生日那天，当我把
剪辑合成好的光碟放给母亲看的时候，母亲眼里噙
着泪花，她说这是她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岳柔与老公结婚五年了，婚后她
相夫教子、洗衣做饭、料理家务、孝敬
双方父母，可谓事事周到。日子久了，
疲于奔命的岳柔，常蓬头垢面、灰头土
脸。却把丈夫和孩子侍候到饭来张
口、衣来伸手、四肢不勤的状态。她不
让丈夫买菜，是担心他被宰。不让他
炒菜煮饭，是担心饭菜不可口。嫌丈
夫粗心，不放心他照看孩子。偶尔有
朋友约请逛街吃饭，岳柔大多回绝，理
由是家里离不开她。

岳柔认为，既然为家庭付出这么
多，自己在家庭、丈夫心中的地位，定
是牢不可破的。因而无需计较，丈夫
在生活与情爱方面的回馈，反正过日
子就是油盐酱醋。日子一天天平缓地
流过，丈夫已习惯了岳柔不期回报的
给予。渐渐把岳柔的付出，当作了理
所当然，自己样样坐享其成。直到某
次岳柔大病住院，面对无法自理的岳
柔，身为丈夫竟不知该如何服侍病中
的老婆，全赖护理工的照料，岳柔才渡
过难关。

病后岳柔幡然醒悟，丈夫被自己
平日的所作所为惯坏了。她把丈夫宠
成只知得到，不知付出的人。对自己
无私的奉献，丈夫已习惯成自然，丝毫

没有感激之情。自己每晚在家等他归
来，他却体会不到守候的寂寞、体会不
到女人独自操持一个家的辛苦；也不
了解养育孩子的费心费力。岳柔一改
从前大包大揽的做派，断然要求丈夫

与自己共同承担家务事。
从不做家务的丈夫，很是恼怒，俩

人为此大吵大闹。岳柔在丈夫心中的
位置，立刻一落千丈。正在此时，一位
与丈夫关系很铁的女同事，因家庭变

故离了婚。怀着对岳柔强烈不满，丈
夫迅速与女同事走到一起。岳柔得知
后，肝肠寸断，委屈万分。想想自己只
是在争取家庭中应有的地位，丈夫却
做出如此绝情的事。这种自私无情的
男人，还要他干吗？岳柔狠下心提出
离婚，丈夫却不答应，说先分居一段时
间，慎重考虑后再作决定。

丈夫搬出家后，与女同事同居。
仅过半年，丈夫即向岳柔提出复合要
求，并对自己的行为深表悔意，他忏悔
说：失去岳柔的日子，才深切体会到她
的好处。明白她曾经的付出，是多么
的不易。并清楚无误地表明：自己的
最爱，仍是岳柔。岳柔强硬地回复丈
夫：复合可以考虑，但前提是双方必须
共同承担家务。丈夫搬回家后，俩人
竟比之前更融洽更恩爱，家里的大小
事务，都有商有量，俩人共同担当。

经此一劫，岳柔认识到：男人的怜
香惜玉，是种难得的美德。女人不能
大包大揽太主动。既要体贴男人，又
不可惯宠。男人一宠就变坏，比宠坏
的女人更糟糕。女人宠坏最多任性
点，而宠坏的男人，则会丧失应有的责
任感，从而失去呵护女人的天性。

搬到新房不久，老觉得餐厅
缺幅画，有一天，跟老公一起逛
街，看到一家卖十字绣的小店，顺
便过去看了看，正好店中间挂了
这幅画，名字叫做《粉色玫瑰》，觉
得挺适合在餐厅挂的，问了一下
价格，那个小老板说他是帮别人
代卖的，三百元一幅。觉得有点
贵，就想自己绣一幅。老公听到
我居然有这样的想法，骇得一把
把我扯了出去。太丢面子了，实
在咽不下这口气，改天我又偷偷
跑到这店，硬是把这十字绣买了
下来，我还不信了，咱就不能做一
回淑女？

不过，刚买回来，我就后悔了，
连针法我都看不懂，更不要说看
十字绣的图纸了，简直跟看天书
一样。好在我这个人生来小气，

那十字绣可是我花了大把的银子
买来的，我可不想让我的钱付之
东流。那些天，说实话，老公看我
的眼光都跟平时不一样了，惊讶、
敬佩、还带一丝丝的温柔……大
概他没想到一向大大咧咧的我，居然
还能绣十字绣，真是家有仙妻呀。

真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我
白天晚上的连轴干。大约过了两
个月，我的巨作完工！说来也挺
丢面子的，我跟我的同学朋友说
我绣了一幅十字绣，她们没有一
个相信的！

以后呢，当然是一发不可收
拾，我又绣了两幅风景画，准备裱
起来挂在客厅里。其中有一幅是
小格的，绣过十字绣的人都知道，
小格的十字绣最难绣了，有时绣
一晚上，才绣拇指大的一块，真是

太考验人的意志了。绣到最后，
老公不乐意了，主要是我太迷了，
耽误干家务了。他再也不认为能
绣花的女人是淑女了，他说绣花
这活，技术含量太低，跟纳鞋底一
样，都是乡下女人才干的活。一
样都是绣花，老婆绣和别人绣，差
别怎么就这样大呢？

不过,以后也不打算再绣十字
绣了，主要觉得太耽误时间了，孩
子还小，本来上班，一出去就是一
天，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就少，晚
上再绣花，那跟孩子就没有交流
的时间了。现在能想明白为什么
古时的小姐喜欢绣花了，有丫鬟
伺候，不用干什么家务，家教严
的，连闲书都不能看，又不像现
在，有很多社交活动，不结婚，自
然也没有孩子，深闺寂寞，也只有
以此打发时间了。不过，有时真
挺喜欢绣花的感觉，一针一线，密
密麻麻的，可以一面绣着，一面想
很多事情，而时间，也好像这针线
一样，没有尽头，很奢侈的感觉。

日常生活中，人们越来越注重
环保，倡导低碳生活，比如说夏季
把空调的温度调高一度，用节能
灯，办公多用电子邮件少用打印
机和传真机，多乘公交车出行。
这些都是环保的小小举措，却是
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年轻人更
加时尚，连婚礼都倡导“低碳”了。

昨日，岳父大人叫我和老婆
过去吃饭，说小姨子回来了，要结
婚，让我们过去商量商量婚礼事
宜。饭桌上，老丈人提出意见，要
男方拿5万元彩礼过来，婚礼嘛，
一定要办得体面些，好烟好酒是
一定要准备的。小姨子不好意思
地说：“爸爸，现在都流行‘低碳婚

礼’了，做什么事都要讲环保，事
情办简单些好。”我听了暗暗发
笑，这小姨子，怎么还没嫁过去就
为婆家说话，呵呵，低碳婚礼，不
就是为自己婆家省钱吗？

岳父迟疑了一会，睁大眼睛
问：“小任，你是读书人，她刚才说
什么，我不怎么明白。”我猜中了
小姨子的心思，可又不好明说，便
回答道：“爸爸，小妹说咱们家是
有地位有身份的人，做什么事都
要赶时髦，都要走在别人前头。
现在城里都流行‘低碳婚礼’，很
多有钱人结婚都不租豪华婚车，
也不请婚庆公司，给小朋友们准
备的红包，里面也不放钱，放彩

票，请亲友们吃饭也是很简单
的。这就叫时尚，用我们这里的
话来讲就是‘有派头’。”

岳父纳闷地问：“哪能这样简
单呢？那不是花不了几个钱？”我
回答道：“是啊，爸爸，现在并不是
说有钱就能把事办体面，有些事花
了钱别人也说俗啊。小妹现在赶时
髦，按城里规矩，办一场婚礼也就花
个万把块钱，又经济又体面，怎么不
好呢？”岳父似乎还是半信半疑，
不过，经我三寸不烂之舌再三吹
嘘，最终同意了小姨子的方案。

回到家以后，老婆把我往沙
发上使劲一推，大声问道：“老实
交代，你今天动什么歪心思，怎么
骗我爸爸啊？谁都知道，小妹扯
什么‘低碳婚礼’就是想为婆家省
钱，这可是让咱家丢面子的事啊，
你怎么帮外人说话呢？”

我笑了笑：“呵呵，照你爸爸
那样办婚礼，起码要花个六七
万。要送礼的话，我们起码要送
五千。现在好了，照你妹妹的搞
法，我送上五百就顶天了，呵呵。”

“低碳”结婚“低碳”结婚“低碳”结婚
任我求

我和十字绣我和十字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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